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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地解谜，摆脱地球的重力

苏有朋翻拍《嫌疑人X的献身》、黄子韬主演《夏天19岁

的肖像》、凭《唐人街探案》立起了才华人设的陈思诚、《明星

大侦探》里的“破解密室担当”白敬亭、又一个新版本的《东

方快车谋杀案》引进公映……以2006年新星出版社推出“午

夜文库”系列、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大量引进东野圭吾作品

为起点，如今推理题材在国内已形成一股热潮。读者和观众

开始渐渐欣赏，斗智可以是一种游戏，而逻辑自有它的美。

在日本，推理被分为反映人心、反观现实的社会派和

注重理性推演的本格派。在国内，相应的原创尝试始终在进

行，并以影视化、娱乐化等多种形式贴近大众。一如雷米的

《心理罪》、紫金陈的《无证之罪》、秦明的法医系列……仿佛

说到类型文学，所描绘的事件总是阴郁。比较起来，在陆烨

华这个“本格迷”心中，推理的精华就在于“为什么是他”的

过程，在于距离现实一定半径开外幻想的驰骋。他独有的

“幽默推理”正如伊坂幸太郎说过的：像是身背重物却轻盈

地踢踏舞，越是深刻的事物越要充满活力地传达，因为不论

何时，解谜的本质都是快乐。

看不完的推理小说是甜蜜的烦恼

Q：回顾一下你的推理小说阅读史。

A：初中时，爷爷有很多旧书，我大多看西方小说。很早

就读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那时还没有推理小说这一门

类，只是将其当成一部好看的经典名著。看书的过程是串起

来的，看完西村京太郎的《双曲线的杀人案》，自然而然会去

看阿加莎的“无人生还”模式和与之齐名的埃勒里·奎因。又

想到日本也有大师，去接触了特别成人化、妖异的江户川乱

步，继而是横沟正史、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最初还是在贝

Q：你构思一个故事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A：我觉得黄金时代（如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的推

理小说不太符合现在的阅读审美了。所谓的18+2模式，是说

在前半部分，发生了罪案，侦探挨个找人问询，最后集合在

一起，写2章劲爆的解答。那时的贵族跳舞、交际，有时间看

书，生活慢调，可以这样写。但现在，电影、戏剧等文艺都在

进步，生活节奏又快，要坚持两礼拜才能等到一个或许劲爆

的解答，并不太值得。所以我构思长篇时，一定是从人物和剧

情驱动的。保证人物是抓眼球的，剧情是跌宕起伏的，再表达

推理上的想法。

Q：用这些把读者“抓过来”之后，你在推理部分的观念

是怎样的？

A：大家对本格最大的误解是本格一定要严谨、可行。日

本的“逻辑流”作家青崎有吾擅长写“因为A所以B，因为B所

以C，因为C所以D，加在一起然后排除”的模式，本格到不能

再本格，但是这一套奎因几十年前就写过了，没太大意思。我

觉得本格是与时俱进的想象力。本格的原义就是纯粹以解谜

为主题的推理小说，不反映人性的恶，不反映任何东西，只

是想把一个不可能的犯罪也好，谜题也好，原原本本交代清

楚。在以前，本格是有限的场景、道具、线索整理出一个真

相；后来，绫辻行人代表着新本格的出现。新时代的本格并不

是说在外太空设置故事，而是指人们可以利用的知识变多变

复杂了。手机、网络、微信，都给谜面增添了更多难度。

做到的方法就在于想象力。想到读者没有想到过的解

答，这才是乐趣，回归到推理小说最原始的本质，是种斗智游

戏。比如一个人中枪死了，尸体上没检验出子弹，他是如何被

枪杀的？第一个人可以写用冰做子弹，这是他的想象力；第二

个人的想象力就被局限了，只有把想象力往上提升一层才能

写出新的本格，他会想到这是用血做的子弹溶进了身体；第

三个人更难了，只好写子弹其实是一块打进去的骨头。前人

把太多东西都写干净了，和以前的大师斗智，没有改良、改

进，都是失败。

Q：这么说来需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甚至物理、技术等

知识上要有充分的储备？

A：我没想过创作的时候，是发现不了身边任何蛛丝马

迹的。一旦开启了作者身份，很微妙，身边很多事物，看到就

去想，这能不能做个诡计？我有个朋友，冲马桶的虹吸原理

都能带来灵感，关键要多读多看。

国产推理大爆发

Q：说到国产推理，我之前的印象大多停留在紫金陈（《无

证之罪》原著作者）这样的类型，和你的“本格派”还是有很大

不同。

陆烨华

作家

A：紫金陈被熟知是因为《无证之罪》的剧，纸质作品被

更多人看到，必须借助影视化。而国内影视业目前的口味喜欢

现实的刑侦题材，与本格根本上就是矛盾的。本格一定不是

现实的，本格是幻想。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现在很火，是

以刑警为主角的；雷米的《心理罪》也是，主打心理分析侧写

师；秦明则写法医系列。在我心中，他们的作品都属于现实的

范畴。真正的原创本格作品在国内并不多见。《唐人街探案

1》和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作为基础入门，都是不错的。

Q：怎么看待本格推理在中国的发展？ 

A：本格推理在国内最大的困境，是需要整个市场和读

者用10年的时间消化200年的东西。从世界范围内的推理

史来看，1841年爱伦坡开始创作，20世纪20年代黄金时代

开启，即便是战争时代的日本，也有作家持续写作，出了许多

大师级的作品。但我觉得把我们这几年的原创和200年来大

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品相比，也有点太不公平了。如果以横向

比，就看2017年，各国都出版了哪些推理小说？你会发现英

美没有太多叫得上名的好作品，而我们出了很多；如果以纵向

比，2017年和2007年的日本推理，是进步还是退步了？我相

信答案显而易见，至少我们国内的原创推理是在上升的。从

舶来品，到发展出符合国人的价值观，类型文学的本土化出

路还需找寻方向。

Q：有人认为“文以载道”，类型文学不如纯文学。对你来

说，推理小说给你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

A：就是快乐。不是很认同“文以载道”的说法，一篇文

没有承载道理、背景、责任，就不是文了吗？文就是快乐的东

西。也许是教育的关系，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太强。从古代的

科举制度起，就把读书等同于高考、带来好处。从小我们接受

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神化了。我小

时候喜欢看书，觉得挺快乐的，也是因为看电视、玩游戏会被

父母骂，而看书会被夸。但对我来说，我看书和邻居小孩玩耍

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了快乐。

创作也是，没有人喜欢看不快乐的人写的小说。我经常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写书的痛苦。我觉得痛苦就别写了，是写

不好的。一定要自己喜欢，享受创作的过程，你的书其实就是

无敌的了。别人骂你，是他亏了，我自己写得很快乐，那就够

了。有人觉得推理小说没有内涵，那可以选择去看《战争与和

平》；想获得思辨，就去读萨特。每个人都可以从文学中得到

属于自己的快乐。

Q：以你去年出版的新作《今夜宜有彩虹》为例，流浪汉

和小说编辑双线并行，尤其是滑头、痞相的男编辑一角，承担

了很多笑点。“幽默推理”是你一直以来吸引读者的一个标签

吗？

A：是我之前的一个点子。没摸到写作门路时，会想怎

么让前半部分也吸引人？我能想到的就是幽默，可能跟我本

身的喜好有关。但现在我的想法有所改变，笑点是有时效性

的，有时埋下的梗，回头看觉得不好笑了，刺激就是一次性

的。幽默可以有，但不应该是推动故事最原始的动力。剧情

设置上的惊讶、人物的纠葛，永远是大于语言、风格的。甚至

我越喜欢一个人物，会越想给他制造困难。写到自己都心痛

了，读者多多少少也会共情吧。

塔斯曼上把钱夹在信封里邮寄买书的，读多了就知道你看的

这套系统叫推理小说，是怎样的玩法。但很可惜的是，没有更

多了。

Q：国内读者开始有机会大量接触推理小说是何时，又是

通过什么渠道？

A：我觉得在系统梳理推理小说方面，新星出版社的“午

夜文库”和鼓励原创短篇的《推理》杂志作用挺大的。也正是

在2006—2008年，互联网开始普及。贴吧、“推理之门”论

坛、阿加莎·克里斯蒂中文站等渠道让原本无人可聊推理的

我找到了同好，后来更是慢慢演变成线下交流。每次聚会，人

人带一本自己家里现存最贵、最稀有的书出来“炫耀”。如二

阶堂黎人的小说，是没有中文简体版的；或是听看过的朋友

泄底，心中暗自羡慕。虹桥一带有家二手商店“福九善”，我

大学时也经常响应召集跟着去淘书，会有人介绍当下日本最

红的作家。现在回想起这段纯粹交流推理文化的时光，都特

别开心。毕业之后，有人结婚生子，有人忙工作，剩下几个还

在坚持着对推理小说的热爱。

Q：从看到写，怎么完成了专业推理作家的身份转变？

A：十几人推理聚会的时候，没人想过真的自己当作

家，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多么高山仰止、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直到有一天，每天都在约饭的朋友时晨真的

在我面前写出一本书了，我也试着回去想诡计了。2016年出了

第一本《超能力侦探事务所》，4个短篇。我在互联网行业工

作了6年，趁着工作之余创作，总觉得不够完整和连贯。去年

年底我辞职了，想用几年时间全职写推理小说。也依然是个

死忠的推理书迷，基本是出一本买一本。以前的烦恼是没书

看，现在甜蜜的烦恼是还没看的书在排着队。为了创作，也觉

得只看推理比较狭隘，会开始看散文、杂文、工具书了。

新本格就是与时俱进的想象力

Q：你曾借小说中角色之口说过“诡计用心，动机真心，逻

辑小心”的寄语，怎么看待这些要素？

A：像绫辻行人的《钟表馆事件》、岛田庄司的《斜屋犯

罪》，越不可思议的诡计，动机就越重要。光是为了财，就造

一个奇特的建筑吗？要圆好一个故事，必须想一个能说服

人、触动人的动机，并不是平庸的动机。


